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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方式变革图式

陈万球

摘 要  人工智能构成了当代人类劳动的技术背景和人机互动参照系，基于此，人工智

能视域下劳动的当代域题愈益丰富。智能革命条件下人的劳动方式的历史性质将发生立体

嬗变，人的存在方式亦会发生颠覆性变革。劳动工具的发展史是人体劳动器官工具化的生

成史，劳动工具系统历经“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辩证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脑体器官劳动

能力的过程。由于人工智能的反噬，劳动的具体性将会消融于智能机器的物质运动之中，异

化泛在的大观园展示了劳动方式变革的反向图景。未来技术变革中人的解放仍然是一个曲

折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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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本质上是人类器官的延伸。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创造物质生活财富的

手段，是主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活动，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直接体现。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其强大的重塑力必然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人的自身烙下深深的印记。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方

式的变革图景，正是这种时代印记的充分呈现。

一、技术演进中的劳动工具变迁图景

岁月失语，唯技术能言。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但技术发明在变革世界中的作用比政治和哲学

更胜一筹。黑格尔则认为，工具是人的理性插入自身和自然之间的客体，体现了理性之机巧和威力。在

人类发展历史上，马克思首次从人类实践的视角，阐明工具与劳动主体的社会历史关系，指出劳动工具

“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1］（P219）。从“器官延长说”角度看，技术演进史是人类器官

的延长史，亦是人的脑体功能被劳动工具逐步替代的历史。关于劳动工具的演化史，有丹尼尔·贝尔的

“三阶段说”（即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王师勤的“六阶段说”等［2］（P53）。我

们认为，从工具与劳动者关系的角度看，迄今为止，劳动工具经历了手工工具系统、蒸汽机器体系、电气

机器系统以及智能机器系统四个阶段，依次展现了技术演进中的劳动工具变迁图景（见表1）。

（一） 手工工具系统

工业革命之前属于这个时期，历经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和手工作坊时代。工具质料的改进通过

渐进的形式完成，由于工具的发展完全依赖环境，造成这个时期劳动工具质量粗鄙且数量有限。“器官投

影说”告诉我们：人类制造的最早的工具是比照人体器官样式发明的。石刀是以手掌为模型，钝器是以

拳头为模型，锐器是以牙齿为模型。石器时代人类利用劳动工具如用石头碎果、刀耕火种等对人类肢体

进行替代，部分延长了劳动器官。简单的手工工具具有简单、不够省力、劳动效率不高等缺陷。发明一

种相对复杂、使用效率更高的工具成为时代之需，于是集成性的工具出现了。这种工具扬弃了单一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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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工具变迁表

技术演进阶段

手工工具系统

蒸汽机系统

电气机器系统

智能机器系统

代表性工具

石器、铜器、铁器、

弓箭等

发动机、传动机构

和工具机结合的离

散型机器体系

工作机、传动装置

和电动机组成一体

化的电气机器

计算机、智能机器、

互联网构成人类完

整立体的智能拼图

工具的自主性

无自主性

无自主性

自动机器高效解决生

产过程中某一环节的

工作，无自主性

生产以人机协作方式

占主导，超级智能机器

增强了自主性

工具的替代性

完成对人类外部肢体劳动的替代

利用无限强劲的动力取代了人类

有限的体力，机器对体力的模仿和

增强，可以称之为“人工体能”，核

心技术是蒸汽机

作为人的手、腿特别是大脑的延

伸，实现了人体感觉与神经系统的

劳动功能向工具的部分转移

替代人的脑力，智能机器的融合性

（人机融合、脑体融合），部分完成

对脑力的超越，可称为“机器智

能”，核心技术是芯片

人的解放

人的体力被部分解放

人的体力被强劲自然

动力极大地解放出来

人的感觉和神经系统

被模仿

智能机器部分地模拟

和替代了人脑的功能

材，采用两种以上的材料复合而成，如装上木柄的斧头等。集成性工具的发明，标志人体骨骼的劳动功

能向工具的部分转移［3］（P53）。由于集成性的手工工具使用的动力来源于人力，因而生产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

于是，开发新的动力源又成为时代发展之需。人类祖先曾先后寻找到非人力动力源，如畜力、风力

和水力。在人力或畜力等为动力源的阶段上，工具没有自动系统，需要自然动力牵引方可进行劳动。非

人力动力源的发明，延长和部分转移了人体肌肉系统的功能，进而形成了相对多样化的工具群。马克思

说，“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

化”［4］（P212）。手工工具的变革同人体器官的特征或劳动组织的特征相结合，不断推动时代向前发展。

（二） 蒸汽机器体系

随着近代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动力体系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所言的

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为一种新的生产体系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和工艺前提。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

中得出的成规。”［3］（P217）18世纪中后期，英国发生了以通用的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劳动工具系统革命。

这个被马克思称为“发达的机器”系统“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

机”［3］（P217）。这样，发达机器体系取代了原有简单落后的自然动力工具体系。

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3］（P217）。工具机出现之后，手工工具发展为机械装置工具，劳

动者由过去直接操作工具劳作变为照料机器工具运行［2］（P54）。如果说在手工工具阶段劳动者与劳动

对象是直接的关系，那么在蒸汽机阶段机器系统使劳动者与劳动对象转变为间接关系。可见，工具机是

人手的延长、放大和外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纺织机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4］（P409）。传动机

的发明，使动力机取代了人体骨骼系统的功能；蒸汽机的发明，使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3］（P217）。可

见，劳动者的手、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劳动功能基本上外化为工作机、传动机和动力机功能。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蒸汽机器体系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与肌肉系统”［2］（P54）。蒸汽机的应用使机器

动力能量系统取代了自然动力能量系统。“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

具的完善程度”［3］（P212）。蒸汽机器体系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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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器体系的发明和应用是工具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人类的动力系统因此实现了第一次真

正的飞跃，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和以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阶级。

（三） 电气机器系统

随着世界范围内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空前高涨，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给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因而促使新技术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世界范围内的工商业联系迫切需要新的信息传递工具和技术

手段来维系和加强，以前那种蒸汽机器体系下的能量传输和能量转换技术已不能满足因新市场的出现

而增加的需求了。于是，电气和机器引起了新的工业革命。新的通信工具如电报、电话的发明使信息传

递更快，新的动力工具如内燃机、电动机的应用使电气化大工业逐步代替了蒸汽机大工业。

首先，信息工具发生质的飞跃。新信息传递工具的发明及其广泛使用，大大延伸和扩展了人类的感

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电视使视觉神经系统的功能得到扩展，电报、电话使听觉神经系统的功能得到延

伸，从而把感觉与神经系统的劳动功能部分转移到劳动工具上。其次，能源动力系统发生重大变革。在

蒸汽机时代，所有的工厂都装有蒸汽机动力设备，一级能源系统使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不能实现

空间分离条件下的协同工作。到了电气时代，由于电气系统具有远距离传输的优势，使发动机、传动机

构和工具机在空间上能够远距离分离并实现协同工作。再次，机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二级能源

系统的产生及输电技术的进步，工作机、传动装置和电动机实现一体化。正像人体的手、骨骼和肌肉不

是相互分离的那样，机器的发展也由蒸汽时代的动力机、传动装置、工作机组成的离散型机器体系，演化

成一体化有机结合型机器系统［2］（P55）。

（四） 智能机器系统

20世纪中期，以智能机器为代表的信息—人工智能革命再次引发新的技术革命。电脑的发明替代

了人脑信息处理方式的部分功能。这就使“旧质”的机器系统发展成为自动化智能机器系统。智能科技

的进步增强了机器的智能化，使机器有了类似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应器官和大脑的思维器官，各类

智能机器正在自动地运转起来。人工智能作为劳动工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对象物，而是具

有模拟人的思维和智能的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人类劳动所必须的环节，能够不知疲倦地产生出源源不

断的财富。电脑的发明和使用，实现了人脑的劳动功能向工具的部分转移。“电子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

能的出现，人的大脑及其思维功能也被延长或投影为器物装置，这样人类的所有器官都完成了功能的外

化。”［5］（P18）当下，人工智能正超越思维模拟阶段，朝着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方向跃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劳动工具系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只是外化的程度不

同、速率不同、方式不同、后果不同。人工体能和人工智能都是对人的能力的技术化延长。第二，劳动工

具系统的生成史是人类各种劳动器官逐步工具化的历史。第三，劳动工具曲折发展的历史表明，工具系

统的发展经历了数量上由少到多、结构上由简单到复杂、功能上不断超过脑体器官劳动能力的过程。第

四，技术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的解放过程，同时也可能是人被套上新的枷锁的过程。未来技术变革中人的

解放仍然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二、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方式变革的加速

考察劳动方式的变革，需要探讨劳动工具、人与工具的关系、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职能、后果等几

个方面发生的根本变化［6］（P88）。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电子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等新兴劳动工具

群的出现，人工智能时代悄然来临，智能革命下人的劳动方式的历史性质发生急速的、全方位的变革（见

表2）。与以往劳动变革的内容相比较，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方式变革的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 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加速

       日本学者松尾丰在《人工智能狂潮》中把人工智能分为四级：级别1，单纯的控制程序；级别2，传统人

工智能；级别3，引入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级别4，引入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一般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分

··38



陈万球：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方式变革图式

表2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方式变革表

内容

工具

关系

职能

组织

后果

典  型

劳动工具的智能化

强适应的人机交互

关系

劳动职能的替代性

由集中趋向集中与

分散相统一

新兴劳动阶级的

产生

表  现

从单纯的控制程序到传统人工智能，从引入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到

引入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

智能化的劳动工具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刚性的要求，智能时代人机

关系是一种高级形式，它的本质在于人机之间互动与适应

劳动者从直接操纵者演变成管理者和监督者

电子领导力正在促使劳动组织由绝对集中趋向集中与分散相统一，

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集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的社会劳动大军正在形成

未  来

智能化趋势将更加

明显和速率加快

人机交互趋势更加

融合及人机一体化

远程监控和无人化

生产

劳动组织的分散趋

势更加明显

传统的工人阶级正

在趋于消失

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松尾丰说的四个级别大致都处于弱人工智能以及

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

从计算智能对信息存储和计算，到感知智能对语音和图像的识别，再到认知智能思考和灵活运用知

识，人工智能背景下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将逐渐盛行。大规模的体力劳动可以通过智能设计实现大

规模智能机器替代。现实中的扫地机器人、软件应用终端、搜索引擎、无人驾驶、疾病诊断等是对人类脑

力劳动器官进行替代的工具机，数据是驱动这一工具机的动力机制。这种制造一体化趋势弱化了劳动

分工并滋生全面劳动的需求。以智能机器体系为主体的劳动工具系统的性能得到了彻底改造，智能机

器人可以不依赖人的直接操作而按工艺程序自动、连续地工作，创造了无人工厂和虚拟工厂。智能机器

人依靠自身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学习能力可以进行类似于人甚至超过人类能力的工作。

（二） 人机之间的强适应交互关系

人机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映。人机关系的演进是逻辑延续性和历史

继承性的统一，其过程历经同一性交互关系、弱适应交互关系以及强适应交互关系三个阶段。

在手工工具时代，人机关系在敬畏自然的背景下崇尚人机统一，古代“道技合一”“以道驭技”就是人

机统一绝好的诠释。人机关系的同一性体现了人与工具共生的本质关系，即人机间的同一性交互关系。

随着手工生产跃迁为大机器生产，机器成了时代的新标志，人机关系呈现出弱适应交互关系。一方

面，机器广泛使用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中，机器体系改造了原有较为松散的生产组织方式，分工把工人分

配到生产的各个部门，高效、严密的组织迫使劳动者提高生产的节律和强度来适应这一劳动变革。如泰

罗制和福特制下，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使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都遵照一个大机器经济机体工

作。另一方面，“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

的连续的运动”［3］（P225）。通过严格训练的熟练劳动者，在生产中尤其发挥重要作用，人机之间建立了

一种弱适应交互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

人服侍机器。”［3］（P227）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机器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人机之间建立了强适应交

互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刚性要求：劳动者如果不

具备有关智能机器系统的相关知识，没有对生产中复杂情况进行判断和随机处理的能力，就无法正常发

挥劳动者—劳动工具系统的功能；反之，具备有关足够智能机器的原理和性能方面知识的熟练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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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劳动者—劳动工具系统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智能时代人机关系是一种高级形式，它的本

质在于人机之间的互动与适应。这种人机协作联系使劳动更趋稳定性，智能机器经过程序设计就会向

着代码既定的目标执行。这种人机协作联系不会受脑体限制，也不受情绪影响，从而发生工作失误的可

能性大大降低，人与机器的关系更为紧密。

（三） 劳动职能的替代性提速

智能化科技赋能劳动工具运行，个人直接操纵控制劳动工具进行劳动的职能渐渐被智能机器人替

代，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已经由机器的直接操作者变成了生产过程的间接操作者——监督、控制和

管理整个生产过程。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导致劳动职能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参加直接生产的人员相对减

少，各种智能系统可以完全代替工人的工作。

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替代并非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大规模替代［7］（P52）。早在2016年

《科学》杂志就做出预测：到2045年，全球平均会有45%的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人替代，在中国这个数字

将达到77%。“人力的付出所带来的饭碗正在被智能机器人卷走”［8］（P108），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送餐

机器人、向导机器人、机器人警察、机器人法官、机器人诗人、讲解机器人、军用机器人、机器人教师，等

等。社会成员将被撕裂为1%的数字精英与99%的“无用阶级”。机器劳动范围延伸到恶劣环境中，以往

人类无法进行的工作现在可以换做机器人来劳动了。“机器换人”以前主要发生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今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扩大到更多的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如法律案宗的阅读、对病情的诊断、新闻报道

等。人工智能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却并没有与之匹配地增加全社会的就业岗位需求［7］（P52）。

（四） 劳动组织由集中趋向集中与分散相统一

信息科技、智能科技持续提升的紧迫压力造成劳动组织的深刻变革。手工工场时期，劳动组织以集

中为特点，马克思在论述“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时讲到了这个问题。工场手工业是两种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另一种是许多从事同

一个工作的手工业者同时在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3］（P211）。今天，智能机器成了以往机械

化集中生产体制的溶化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赋能、万物互联、远程工作、在家线上上班、弹性

工作时间等新现象昭示，大数据和电子领导力正在促使劳动组织由绝对集中趋向集中与分散相统一。

在前智能化生产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劳动组织是集中统一的，劳动者集中在工作场地，人—地不分

离。在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可能远离物质生产第一线，人—地分离，物质生产变成了单纯的智能

化机器体系驱动和实现的物质能量转换过程。此外，数据生产的扩大化趋势，虚拟的信息物理体系的出

现，虚拟工厂与实体工厂在时空上的分离，人的生产活动直接面对虚拟的数字信息机器体系，这种集中

趋势扩大了劳动组织之间、劳动者之间的信息联系。

（五） 新兴智能劳动阶级的产生

人工智能革命中出现的劳动方式变革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英国产业革命刚刚完成之后，恩格斯

就敏锐地看到：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英国无产阶级的诞生［9］（P101）。同样，马克思也是在这个意义

上，把“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看作“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

的革命家”［9］（P775）。马克思曾明确地把科学、技术和工业进步称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并指出：“我们

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

人。”［9］（P776）马克思恩格斯洞见了：由于劳动方式的变革产生出以新的劳动方式从事人类社会生产活

动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这或许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伟大发现。新的一代社会劳动者既是先进

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又是人类社会运动（政治、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力量。恩格

斯曾指出：“机器的使用”是无产阶级诞生的重要根源［9］（P101）。

事实上，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传统劳动被智能劳动取代，传统的产业被智能产业替代，传统经济被

智能经济取代，传统社会被智能社会取代……在智能化大趋势背景下，传统的工人阶级也将被智能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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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取代。当下一些发达国家智能化劳动者比例的相对上升表明：一个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新的社

会劳动大军正在形成，传统的工人阶级正在趋于消失。因而，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是智能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人工智能的反噬：异化泛在的历史命运

人工智能正以指数级速度狂飙突进。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我们在享受其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

更要充分认清智能科技的负向后果。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座架”，支配和限定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人

被技术进步的步伐绑架，成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创造物反过来与人类之间形成

对立或疏离关系，即为异化。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应用，将导致更为彻底、泛在的异化现象。

（一） 从智能物化到智能异化

人工智能是人脑的创造物，是人的智能物化。人工智能与以往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智能系统

的智能性正在获得全方位深层次的日益增强，智能物化从模拟人类智能向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类脑智

能方向迈进。类脑智能的目标是实现高度进化的生物脑表现出的智能，这意味着智能脑与人脑之间的

联系更为紧密，类脑智能完成了完整人脑功能的物化。由弱人工智能开始，人的智能物化经过发展，出

现了弥补型物化、代替型物化、集成型物化、优化型物化等形式。未来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发展，将出现

所谓的“超级智能”，即“能够自主地学习、行动、设定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智能，亦即它是一种能够成功地

从事人类任何智力工作的机器智能”［10］（P27），最终实现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为”。库

兹韦尔预言：人工智能必将突破奇点，成为拥有自我意识却远超人类能力的“超人工智能”［11］（P13-14）。

可以预见，智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知识和智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12］（P121）。

智能物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智能异化的过程。随着智能物化的渐次推进，主体与自我脑力劳动发生

疏离关系。换言之，在智能物化过程中，人的脑力劳动不再需要在大脑内部完成，而是可以在大脑外部

完成。相较于人的大脑内部完成的脑力劳动而言，人工智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突破主体身体与大脑条

件的限制。如果说机器的诞生体现的是人类与体力劳动的疏离，人工智能的问世则体现的是主体与脑

力劳动的疏离，这种疏离关系就是智能异化。

人脑与其智能异化物在异化中相互促进［13］（P5），具体表现在：一是人脑与类脑智力成果相疏离。类

脑智力成果反超人脑智力成果，人脑又必须驾驭类脑智力成果，以免被类脑智力成果反噬和奴役。二是

人脑与脑力劳动活动相疏离。随着类脑智能的发展，类脑的脑力劳动有着超越人脑的脑力劳动之势，比

照用进废退原则，最终人的脑力和体力可能会严重退化，“随着计算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

务，技能退化的速度将会加快”［14］（P10），这或许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系统性退化的危险。三是

人脑与类本质相疏离。马克思曾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

在物。”［15］（P162）人工智能的出现，把大量危险性、单调性和枯燥性的工作交给智能机器人完成，意味着

人脑与自己的类本质发生异化，人脑终至丧失比较优势。剑桥大学已经可以制造出母体机器人，它可以

制造新机器人，而且可以按照不断优胜劣汰的方法提升自己［8］（P108）。

（二） 从智能异化到劳动异化

人工智能不仅导致智能异化，而且由于人与技术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还会加剧更为彻底的劳动异

化。马克思基于蒸汽机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这个事实，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与劳动的异

化关系。考察智能科技的异化劳动的多种样态，其中既有马克思所言说的共性，也有新的时代异秉。

人工智能加剧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智能机器的广泛运用，机器人对劳动者在全行业广泛

深度替代，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却加剧了工人的贬值与劳动产品的增值。智能科技生产出大量的

物质财富，极大提高利润率，劳动者却因替代效应而失业，收入也相对下降。人工智能加剧了劳动者与

劳动工具的异化。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进步，都将伴随着劳动工具与劳动者相异化，两者的对抗性愈益强

··4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1 期

烈。在蒸汽机器时代，人与劳动工具的对抗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

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另一方面，工人厌恶并捣毁机器进行反抗，反机械和反智主义的“卢德分

子”不断出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除了压抑劳动者的肌肉运动和损害神经系统之外，还剥夺了

人的精神和思想自由。智能机器使蒸汽机器时代有形的异化升级为智能时代的无形异化。“对工具的服

从使得人作为主体的‘尊严感’随之丧失，导致人对新技术的更为深层的忧虑”［16］（P52）。人工智能还加

剧了劳动者与自身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曾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成

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判断。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劳动越发与“人的第一需要”相背离，不断变为“满足劳

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谋生手段。人工智能为替代劳动而生，其替代性挑战了人的劳动权利［8］（P107）。

（三） 从劳动异化到异化泛在

技术是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技术延展了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呈现一种泛在的反主体力量。技术

逻辑的反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技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技术的应用愈广泛，产生的反主体性效应往往愈

深沉、愈强烈。正如学者指出：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的主体地位

形成强烈的冲击［17］（P119）。人与智能机器的进化正在相向而行。会思维是人的本质，随着智能技术的

迭代进步，机器也会思维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超越人类；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亦是人的本质，智能系统

完全可能自主地制造生产工具，并根据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因而劳动不再是人类的专利。智能技术作为

整个社会的技术支撑，智能劳动、智能经济、智慧社会突飞猛进，智能科技日益构成了对人的全面宰制，

人正在成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的附庸。智能技术将人包裹在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生存中，技术沉溺浪

费人的时间和精力。数字鸿沟、数字穷人可能成为解构社会的革命性因素。网络越来越庞大、机器越来

越灵巧、系统越来越智能，而人自身却相对变得弱智弱能了。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枷锁。智能技术被运用在生产过程中，分工精细化与办公自

动化将劳动者空间上彼此隔离，重复模块化和固定化的劳作，减少了人际情感交流机遇，破坏了劳动合

作的情感意义，缩小了人格发展空间，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社会组织智能化

的升级，高效精确自主的量子人工智能系统架构，平行管理与控制的混合增强智能框架，凡此种种，一方

面增强了人驾驭自然和控制社会的技术力量，同时也增添了人的自由发展的负担和枷锁。人工智能本

身及其应用导致的新异化现象不胜枚举。随着万物互联，大数据、智能化泛在，可能还会衍生更加多样、

更加深度的异化现象［17］（P120）。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加速社会概念，意指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

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由此造成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

化与社会异化［18］（P147）。这种异化现在看来正未有穷期。

四、结  语

技术是人实现自我构建和世界构建的方式［19］。人工智能及其引发的劳动变革席卷当代社会政治经

济生活各个角落的空前狂飙，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人工智能发展的绚丽景象，但也由此引发了人们的核心

关切。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泛在异化，如何回应人工智能的时代之

问，显然，完全运用前人工智能时代形成的已有理论和方法进行解释已经行不通。

对人工智能的可能前景束手无策而怀悲观失败的心态当然是错误的。因而，面向智能时代的新诉

求，拓展智能时代的理论视野，创造友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构造一个人的劳动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

共生共长的生态系统，成为不二选择。康德将人等同于理性存在者，充分弘扬了人类理性的力量。我们

相信：人类因理性而成长，也因理性而伟大。通过理性之缰绳驾驭好智能科技的野性，把技术的负向效

应控制在合理限度，人类终将走向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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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 of Labor Mode Reform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n Wanqiu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stitutes the technical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human labor and 

the reference framework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e contemporary domain of labor, therefore, is be‐

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the intelligence revolu‐

tion, the historical nature of human labor mode will undergo three-dimensional evolution, and the way of hu‐

man existence will also undergo subversive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abor tools is the generation 

history of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human labor organs. The labor tool system has undergone a dialectical 

process of "affirmation-negation-reaffirmation", which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surpassing the labor ability 

of brain and body organs.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ckfires, the specificity of labor will melt into the materi‐

al movement of intelligence machines. The Grand View Garden with "alienation" everywhere shows a reverse 

picture of the reform of labor mode. People's liberation in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still a tort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 of labor; reverse phagocytosis; intellectual alienation; alien‐

ation ubiquit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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